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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思（盧瑋鑾教授）當了多年中學語文教科書的顧問，卻很少公開談教科書，在 3月 9日《明報》她的專

欄「一瞥心思」中，她推薦了一本「老」教科書：《言文對照初等論說文範》。小思常說自己是「古老人」，古老

人推薦古老書，不奇。奇則奇在她總能從古老的事物中看到時代精神，她在專欄中說《言》書「與今天的通識

科何其相似」。中文學甚麼，自民國以來近百年，多番變革，香港的語文課程在 2002年變了天，時代迫使我

們思考中文該怎麼學，語文老師該怎麼教。小思在今天說「老書」令人「精神一振」，此中有何玄機？我們登門

造訪，請她說個明白。

從老教科書談起
──小思專訪

周燕明

啟 =啟思出版社 思 =小思

啟：�民國以來不同階段的語文教科書有何特
色？

思： 民國初年的國文教學看不到很完善的目

標，也不要求教科書達到甚麼效果。二十

到四十年代，中華、商務、開明等出版社

幾乎包攬了語文教科書的出版。那時候的

中文教科書注重的不只限於識字，行文也

有文有白，它還用來完成另一些目標：第

一是通過語文學會現在所謂的通識，如物

理學、動物學等科學知識和生活常識；第

二是進行道德教化；第三是認識時代的事

物。

   換言之，語文的學習內容就是「生活中要

考慮到的東西」，當時沒有完整的課程觀

念，也沒有所謂語文、文學之別，文學教

育就是唸唐詩、宋詞、元曲等。我的小

學校長從北京大學回到香港來，就很不滿

意香港的小學的語文教科書，覺得不夠分

量，像那些「開學了，媽媽帶我上學去。」

的課文，實在太淺了，於是

他要求學生手抄文學作品，

背蕭紅的《火燒雲》、魯迅

的《秋夜》。

  到四、五十年代，香港用中國大陸慣用的

教科書。當時語文、文學並沒有分家，教

文體，教語文技巧，也不忘文學。現在的

課程把語文的內容分家分得太細是有危險

的。舉例來說，「子曰」兩字，從純語文

的角度看，豈不是「主語加上動詞」就講

完？當然不是。

  可能我已經落伍，不適合現在的教學觀念

了。但把學習內容分拆得如此細碎是不是

有好效果？這方面應有專家來認真研究一

下。 

啟：�課程從以往強調「整體感悟」到現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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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學習點的序列分類學習，後者可能會出
現甚麼問題？

思： 現在按學習點細緻來學，不見得學生就能

記住，也不見得學生的語文水平提高了。

孤立地把一條條項目記住了，考完試便煙

銷雲散。我是堅持要有範文的，而且相信

背誦就是其中一種有效的閱讀策略：好文

章、詩詞背熟了，在腦海中自會與生命、

感情融為一體，隨時會出來。就如我們從

前唸書，熟讀了好文章，自然學會起承轉

合，也就能寫出有起承轉合的文章。

啟：�2002年開始，中學的語文課程取消了範
文，這對學生有何損失？

思： 我不敢說這一定是損失，但可以肯定的

是：不去學習經典的好文章，使學生遠離

了一些本來很精緻的東西、本來就可以表

達感情的很深沉的文字、本來可以方便拿

出來表現看法的文句。現在的學生，就用

聳聳肩、用「火星文」來表達感情。範文

有它的永恆價值，只要你是同一民族、有

着同樣的文化素質的人，就可以很方便找

到表達感情的語言和文字。

  有範文的時代，讀着同一範文長大的一代

人，至死都記得這些文章，即使不喜歡，

也會記得。現在一些語文老師卻很隨便唾

棄了我們文化裏很精細的東西，以為那是

殘害年青人的毒藥。舊時範文不一定最

好，對一些人來說，範文是「集體回憶」，

但對某些人來說，背誦叫他們痛楚而憤

怒，所以他們長大後就想甩掉範文。

啟：�有些老師是想保留範文的，但為甚麼他們
不強烈表達出來呢？

思： 像我從前教中學的時候一樣，大部分的語

文老師並沒一套完整的課程思維，沒有深

思過採用甚麼課文能使學生得益。可以

說，語文老師都很乖，總是發發牢騷後，

又跟着官方的要求做。現在又衍生了一種

情況，就是自由度太大，天馬行空，這樣

也是危險的，例如偏激的人便藉此機會推

翻範文。

啟：�語文老師那麼忙碌，他們還有「空間」可
言嗎？

思： 語文老師現在忙着去進修、去上課，但這

種學習是被迫的，沒真正進入生命。我希

望學校高層設法不要把老師迫得太盡，使

他們疲於奔命。老師在課堂裏不妨製造一

些舊式上課格調，例如，保留範文、讀唐

詩宋詞，用老師的影響力吸引學生進入他

想他們進入的地方。至於教科書，老師應

視為工具，但不可照搬、全用，要配合學

生的需要來選材。說到底，還是要看老師

的視野和襟懷。

  老師現在太遷就學生，總怕他們成績不

好，其實是低估學生。我在七十年代剛從

日本回來的時候，有半年任教於職業先修

學校，學生都被認定是頑劣至極的，沒有

語文老師肯留下來，結果我要教十個班。

六個月後，這些不可能會喜歡中文課的學

生竟然可以舉辦中文開放日，更有一個課

室介紹魯迅。你說學生能低估嗎？

當我們告訴小思，老師和學生普遍

都不喜歡讀長課文，她只是搖頭。課文的

長短，也許只是現象的其中一項表徵。真

正的問題是不是：在影像橫行的今天，大

家都對文字不耐煩了？我們跟小思聊了半

天，隨她細看她的「寶貝」：林林總總小

心封存的不同年代的教科書，我們嘗試想

像當時編書者和老師的熱情。我一眼瞥到

一本初中教科書的課後問題是請學生談談

他的「人生觀」，我們現在會設這麼一道

題嗎？老師會嫌這道題太深，認為學生答

不上來嗎？我明白為甚麼小思說老教科書

令她「精神一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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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


